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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祖还乡》的陌生化解读①

夏艳萍
（湖南工程学院 外国语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１０４）

摘　要：“陌生化”意味着“使其陌生”，是俄国形式主义诗学的核心概念，它昭显了俄国形式主义的纯艺术观。以

“陌生化”为基点，俄国形式主义构建了一个自主性的文学理论体系。在《高祖还乡》中，睢景臣通过陌生化的艺术处理，

对传统的根深蒂固的文化正统和帝王权威进行了成功的颠覆，使接受主体摆脱了机械化的定势的感知模式，以一种全新

的眼光和视角来体验、观照和审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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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化”是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的重要概念［１］，这个范畴展示了俄国形式主义诉求

艺术自主性的纯艺术观。以“陌生化”为基点，俄国形式主义构建了一个自主性的文学理论体系。诸如

文学艺术创作的手法、文学艺术的语言呈现、文学艺术史的演变等理论，都可以凭“陌生化”概念而得到

合理的解释。艺术总是希望能推陈出新，对于希望自己的作品能给接受主体以全新感受的作家来说，都

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而流传不朽。笔者拟遵循俄国形式主义的理论路径，对睢景臣

的《高祖还乡》展开文本的陌生化解读。

一　曲呼其名：陌生化的语言
陌生化是随着俄国形式主义的另一个概念“文学性”而提出来的，对俄国形式主义者来说，文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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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性”只能由自主的、独立的、纯粹的文学世界所决定，它不能是宗教、政治、文化、社会等其他外在

因素的“奴婢”。在文本中，文学的“文学性”的展示不受创作主体情感的影响，也不受社会外在因素的

干扰，而在于文本创作技巧的运用。在俄国形式主义者眼中，文本是自主的存在，是“一项永恒的，自我

决定的，持续不断的文学活动，它确保的只是在自身范围内，根据自身标准检验自身”［２］３。这么一来，文

学就成为了与作者、读者和世界完全无涉的自足体，成为了一个自律之物，一种与外界因素相分离的存

在，它与摹仿无关，也无视文学创作的心理、表现、情感等因素。

俄国形式主义者认为，文学的本质特性只存在于作品自身之中，而不能在其它地方找到。而要展示

文学的“文学性”，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要对文本进行“陌生化”处理。文学的文学性通过陌生化而得以实

现。那何为“陌生化”？此术语是由俄国形式主义的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在《作为艺术的手法》中所

提出来的，在此文中，他写道：“那种被称为艺术的东西的存在，正是为了唤回人对生活的感受，使人感

受到事物，使石头更成为石头。艺术的目的是使你对事物的感受如同你所见的视象那样，而不是你所认

识的那样；艺术的手法是事物的‘陌生化’手法，是复杂化形式的手法，它增加了感受的难度和时延，既

然艺术中的领悟过程是以自身为目的的，它就理应延长；艺术是一种体验事物之创造的方式，而被创造

物在艺术中已无足轻重。”［３］６在什克洛夫斯基的描述中，陌生化的要义在于：我们对于熟知事物的感知

往往是麻木的，而且也经常以一种机械的方式接受和应付这些事物，而“陌生化”就是要克服这种感知

的麻木性和机械性，重新恢复对事物的新鲜感受。

在什克洛夫斯基和其他形式主义者的阐释中，为了恢复对事物的新鲜感受，在文本的创作中就应当

采用与传统相异的艺术变形手法，使日常的熟悉事物难化和复杂化，从而延长接受主体的审美感受时间

和接受障碍，进而让接受者在这种感受中获得对熟悉事物的陌生美感和惊奇美感。有学者认为，陌生化

通过对日常语言和文学语言的处理，从而创造出一种特殊的符号经验，“它具有一种质的规定性：取消

语言及文本经验的‘前在性’。……取消前在性，意味着在平常的创作中要不落俗套，要将普通的、习以

为常的、陈旧的语言和生活经验通过变形处理，使之成为独特的、陌生的文本经验和符号体验。”［４］可以

说，“陌生化”通过对文本的差异化处理，从而重新唤起接受主体对熟悉事物的兴趣，不断更新接受主体

对熟悉事物的感受方式。通过这样的陌生化处理，原本习以为常和毫无新鲜感的日常事物，就会以一种

新的方式出现在接受主体面前，从而以异乎寻常和鲜明可感的方式引起接受主体的注目，使接受主体保

持一种感受的新鲜和震颤。如元朝睢景臣的《高祖还乡》中就有许多陌生化的精彩运用。

怎样才能达到陌生化的效果？首先是要以一个陌生人的视角眼光来看待日常生活的事物，并将其

以陌生的方式描述出来。什克洛夫斯基对托尔斯泰文本中的陌生化技术给予相当高的评价，认为托尔

斯泰在描述熟悉事时都不直称呼事物的名称，而是“仿佛他第一次见到这种事物一样：他对待每一件事

都仿佛是第一次发生的事件；而且他在描写事物时，不是使用一般用于这一事物各个部分的名称，而是

借用描写其它事物相应部分的作用的词。”［３］６６为了说明这一点，什克洛夫斯基援引了托尔斯泰的大量

作品，并从中找到了不少例证：托尔斯泰经常通过一个“局外人”的眼睛来描写事物。在《战争与和平》

中，在描写战争的画面时，托尔斯泰游离于战争的宏大叙事边缘，将笔墨转移到对细节的描绘和展示上，

从而改变对于战争的惯常化展示，打破接受者对于战争文学理解的日常定势，产生出独特的审美感知效

果；通过小姑娘的视角观看参加军事会议者的行为举止；通过影射的方式描绘色情的事物，等等。在什

克洛夫斯基认为，托尔斯泰在这里就是采用了陌生化的艺术处理手法，即以一种陌生的视角来展示大家

都非常熟悉的事物，或者故意以一种陌生的方式来称呼熟悉事物的名称。在他的文本叙述中，描述一件

事物，即使这事物大家都天天耳闻目见，但也像这些事件是第一次发生时一样。这样一来，大家熟悉的

事物在托尔斯泰的描述中就变得陌生化了，而接受主体也仿佛是第一次看见这物品似的。在睢景臣

《高祖还乡》中，睢景臣对于平常我们熟悉的事物，也是采用了类似于托尔斯泰的陌生化手法：面对大家

都熟悉的事物，睢景臣不是直呼其名，而是借用他语，曲呼其名，从而产生陌生化效果。文中有这样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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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段：

（耍孩儿）瞎王留引定伙乔男女，胡踢蹬吹笛擂鼓，见一彪人马到庄门。匹头里几面旗舒：

一面旗白胡阑套住个迎霜兔；一面旗红曲连打着个毕月乌；一面旗鸡学舞；一面旗狗生双翅；一

面旗蛇缠葫芦。

在传统的文学史的描述中，汉高祖作为传统的帝王，其形象是高大和严肃的。但是在睢景臣的笔

下，这个带着传统光环的帝王的仪仗队却完全没有威武的气派，而是成为由“乔男女”这样的“一彪人

马”所组成的乌合之众，不仅其传统的神圣光环被祛魅了，丧失了皇家应有的威严和气派，反而散发出

一股土匪和流寇般的庸俗气息。在仪仗队，本应代表皇家权威的日旗、月旗、龙旗、凤旗，在睢景臣笔下

也完全以一种新的方式出现，原本代表的是天子神威、帝王尊严，由于睢景臣不是直呼其名，而是曲呼其

名，因此完全变了味道。可以说，睢景臣并没有遵照传统的视野来描述汉高祖的高大形象，对这些体现

权力和威严的旗帜的描述也是通过一种奇异的陌生化眼光来加以观照，将它们描绘成新奇怪异的视觉

形象，如“白胡阑套住个迎霜兔”、“鸡学舞”、“狗生双翅”、“蛇缠葫芦”等。在这种曲呼其名中，原本大

家都非常熟悉的帝王的仪仗队就变得相当具有新奇特色，就好像是第一次看到这些东西一样，从而使读

者对这些日常熟悉的旗帜的感受变得鲜活而奇异。而且，在日旗、月旗、龙旗、凤旗被陌生化艺术处理的

同时，它们所表征的那层神圣和权威也因此而被消解，变得不伦不类和荒诞无稽，叫读者感到滑稽可笑，

也引发了读者对于这些事物的反感和深思，从而达到批判的目的。除了对仪仗队的陌生化处理之外，在

对汉高祖的称呼上，睢景臣也进行了陌生化的处理，他不是尊称其为“高祖”，而是呼为“大汉”。这样，

就对传统进行了一次成功的颠覆，满足了我们对于“首次”见到和感受事物时所产生的那种最初的冲

动、激情和新鲜感，从而产生既陌生又新奇的效果。

艺术源于生活，但又高于生活。因此，在艺术的创作中，对外在现实的反映和加工就不能像照镜子

一样原封不动地复制生活，而应当采用各种各样的艺术手法使生活变得陌生。当生活以一个全新的面

貌呈现在接受主体面前时，就可以重新唤起接受主体的鲜活感受。“艺术是一种体验事物之创造的方

式，而创造成功的东西在艺术中已无足轻重。”［５］１０基于此，在俄国形式主义者看来，在艺术活动中，艺术

的内容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如何把内容呈现出来。文本的价值并非源于所表现的对象内容，而是源于

如何表现对象的方式。在“陌生化”发生作用的文本中，文本已不再指向外在现实或生活世界，而是指

向自我，而正是通过“陌生化”的艺术处理方式，可以将大家习以为常的生活通过变形、反常、扭曲、阻塞

等方式重新呈现出来。而且，创作主体在进行创作时，往往有着不同于常人的特殊经验，而这种经验很

难以一种大家熟知的语法系统呈现出来。而且，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创作主体也不愿意把这种特殊、

新鲜的经验直接呈示出来，而是希望通过一种隐晦的方式呈现出来。这么一来，创作主体就不得不打破

日常的语法规则，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和解除现有的语法结构和语言描述方式的束缚。所以，文学语言

尤其是诗歌语言，在既遵循日常的语法习惯的同时必须要有所突破和悖离。这就是所谓诗语的陌生化

“扭曲”，如迪尼亚诺夫所言：“词没有一定确定的意义。它是变色龙，其中每一次所产生的不仅是不同

的意味，而且有的是不同的色泽。”［３］４１通过词义的重新语境化、调整语词所处的位置或语词的序列、结

构，从而改变原有语言的含义，实现语言语义的陌生化。

二　解构传统：陌生化的程序
为了更好地说明陌生化，俄国形式主义者还引入了“程序”和“材料”这一组概念。在俄国形式主义

者看来，“材料与程序”处于一个动态的演变过程中，一方面，旧的材料经过长时间的使用，会失去其可

感性，成为自动化的东西，在这个时候，就必须采用新的程序来对材料进行新的加工处理，再一次使其形

象鲜明地呈现在接受主体面前。在这个意义上，程序必须不断翻新，新程序的产生是以过时的旧程序的

死亡为代价的，因为一旦程序由于不断使用而逐渐变得陈旧，便会丧失了曾经的新鲜感和吸引力；另一

３３１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４年第４期

方面，程序经常性地重复使用而不更新，也会逐渐地失去其可感性而丧失其审美吸引力。正如托马舍夫

斯基所言：“手法经历产生、存在、衰老和死亡的过程。随着手法的运用，它们变成机械式的，失去自己

的功能，不再是活跃的有生命的东西了。为了反对手法的机械化，便借助于新的功能，或是借助新的意

义使手法得到更新。手法的更新与在新的环境下以新的意义引用古代作者的话是相类似的。”［６］２６９为了

克服这种现象，使程序不至于失去吸引力，就必须不断更新“程序”的功能和意义。

根据俄国形式主义者的阐释，文学发展的动力源于“程序”的不断更新，而要使“程序”获得与众不

同的关注度，“陌生化”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种手法。而睢景臣在《高祖还乡》中，正是通过对历史“程

序”的陌生化处理，将传统的“高祖还乡”的历史故事进行了新的展示，使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历史事件以

一种新的方式再次表征出来。根据历史记载，汉高祖刘邦在登基后的第十二年冬天，曾借平定淮南王英

布叛乱的机会，回到故乡沛里。汉高祖在故乡意气风发，并曾创作了文学史上非常有名的《大风歌》。

从历史的正统观念来看，帝王的衣锦还乡和荣归故里，无疑是一件相当神圣、庄严和荣耀的事。因此，在

史书以及其他的历史或文学记载中，刘邦的还乡过程，几乎都是将高祖描绘为一个伟岸的形象，其身上

笼罩着一层令人眩目而敬畏的光环。而中国长期的封建传统观念，也使得老百姓将神圣帝王荣归故里

看作一件千载难逢的美事，面对帝王的仪仗队，老百姓们唯有深感皇恩浩荡，叩头朝拜了。在历史上，不

少的史书或文学记载就以这样一种思维模式重复再现着诸如此类的历史故事，而读者也是在这种惯常

化的话语系统中机械地接受着这一类型的话语描述。在某种意义上，对于诸如“高祖还乡”之类的历史

事件的描述，读者心里已形成了一种固定化的接受模式。或者说，我们对于此类事件的接受，我们的思

维模式、接受定式和审美方式已变得相当机械化和俗套化了，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类历史事件也可以用一

种新的方式呈现出来。而在睢景臣的《高祖还乡》中，作者将“高祖还乡”这一被传统认为是神圣、庄严

和荣耀的历史“程序”事件进行了陌生化的处理，从而对惯常化了的文化传统进行了一次成功的颠覆，

使神圣的历史“程序”转为一种全新的诙谐式的历史“程序”。或者说，睢景臣为高祖还乡这一历史“程

序”的陌生化处理，为接受主体提供了一种观照“高祖还乡”的新视角和理解“高祖还乡”的新的话语模

式。在这种全新的视角和话语模式的视域下，接受主体可以摆脱定势的思维模式的束缚，获得了前所未

有的感知与思考，并可以从一个不同的视角来重新审视和解读“高祖还乡”这一历史事件。

相对于“自动化”的习惯、经验和无意识而言，“陌生化”产生于变形、差异和独特。“陌生化”要求

对日常生活中所习惯化了的感觉方式起反作用，要我们在面对日常生活中的熟悉事物时，能不再“看

到”或视而不见。要“创造性地损坏习以为常的、标准的东西，以便把一种新的、童稚的、生气盎然的前

景灌输给我们”，作者在创作中也应“瓦解‘常备的反应’，创造一种升华了的意识”，使我们“最终设计

出一种新的现实以代替我们已经继承的而且习惯了的（并非是虚构）的现实”［１］６１－６２。在通常的接受定

势中，接受者对于“套板式”的陈词滥调，往往以一种不经意的、机械的固定方式去接受和把握，以至于

感知的机械化和麻木化。相反，“陌生化”会不断破坏接受者的定势反应，使接受者从机械和麻木中惊

醒过来，并重新调整接受定势，以一种全新的眼光，去关注和感受对象的“非同一般”。以此来看《高祖

还乡》，可以说睢景臣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陌生的“高祖还乡”的“视象”。在《高祖还乡》中，睢景臣从还

乡前的准备、高祖的仪仗队、对高祖历史的叙述，为接受主体提供了一幅“高祖还乡”的特殊“视象”，使

接受主体仿佛是第一次听到这件事，见证这件事发展的过程，感觉这件事的特殊存在，使读者兴致盎然。

在《高祖还乡》中，睢景臣对高祖形象的拒绝，也运用了陌生化的艺术技法。他对高祖给予毫不留

情的解构，从而剥去其高深莫测的外衣，还其常人（甚至还不如常人）本色。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汉高祖，

不过是一个放牛的出身，一个偷偷摸摸、耍奸使滑的无赖泼皮形象，他少过他人的钱，欠过他人的粟，偷

过他人的豆，还强称过他人的麻。通过这些具体的描述，将传统观念中高祖的伟岸形象解构了，呈现在

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与历史描述完全不同的陌生的高祖形象———泼皮无赖的形象。这个与历史不同的陌

生化了的高祖，在令人诧异和纳罕的同时，也让人觉得新鲜有趣，颇具反思性。另外，称威武的卫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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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伙乔男女”，车前的卫兵为“天曹判”，侍女为“多娇女”，均是采用的一种陌生化手法。在历史描述

和人们的思想观念中，提起高祖刘邦，自然而然就会想起他是汉代开国帝王，会浮现一个雄才大略、神勇

智谋的帝王形象，甚至会想起他的《大风歌》，将其视为一个文武双全的帝王，等等。然而睢景臣通过语

言反讽和情境反讽，把罩在历史人物身上的矜持的甲胄和虚假的光环统统剥落，落出其不光彩的一面。

经过这种独辟蹊径、匠心独运的陌生化的形象展示，将传统的帝王形象进行解构，从而将一个传统观念

里从来没有过的高祖形象置于接受者面前，使得我们先是诧异，继而捧腹，最终进入对人物形象的反思

之中。

此外，在《高祖还乡》中，其“陌生化”处理还在于语用的陌生化。语用的陌生化主要体现为使用一

些与日常语言不相吻合的词入诗，从而达到陌生化效果。如采用外来语、古代语、方言和土语等语言入

诗。此外，还可使用不合时尚甚至早已过时的语言风格或突然插入时尚的语言风格，从而造成陌生之

感。在这方面，语言陌生化所实现的是语感的转移。什克洛夫斯基认为，如一些童话故事就通过采用一

些与日常语言不相吻合的奇特语，从而制造出陌生感，“有一系列故事情节是建立在其‘不能辨识’的基

础上，如阿法纳希耶夫所编《历代童话精选》中的《胆小的贵妇人》，整个童话的故事都建立在不用本来

的名称来称呼事物的基础上，即建立在不能辨识的巧用上。”［５］１９－２０而在《高祖还乡》中，语用的陌生化

主要体现为语言的民间化，从而达到以“村言”消解“史云”的叙述效果。《高祖还乡》以近似于白话的

运用为标志，呈现出十足的乡土气息和强烈的民间意味，文章率性而作，其语言直接采用农民话语，本色

地道，呈现出返朴归真的自在状态。文章如口头创作，正史中高大光辉的帝王将相，成了与寻常百姓无

异的下里巴人，全无大人物的神圣庄严，而露出十足的无理本相、流氓嘴脸。

以“村言”消解“史云”的最显著之处还是睢景臣对叙述人的安排。睢景臣将叙述人展现为一个与

高祖有着关联的民间戏耍式的乡野之民，这个叙述人擅长于调侃，骨子里透露出玩世不恭，但却对刘邦

小时候的事迹相当了解。正是选择了这样一个陌生的叙述人角度，从而以“村野之言”解构了传统的

“正史之云”，使文本极具讽刺效果、反思深度。从民间诙谐的角度来看，一般代表尊严、神圣和权威的

事物往往有其诙谐的一面，民间诙谐也就意味着对神圣事物的贬低化，其作用在于消解正史和贬低权

威，从而达到解构“史云”的目的和效果，展现历史背后被人所忽略的一面［７］。而《高祖还乡》正是以一

种诙谐的方式，以讽刺的民间语言取代了权威的官方语言，在文本中，通过叙述人的“村言”瓦解了正统

的“史云”，颠覆和消解了文化正统和帝王权威。

通过“陌生化”，俄国形式主义者建构了诉求艺术自主性的艺术本体世界，从而使文本与日常生活

拉开了距离，使文本获得了相对于日常生活世界的自足性。以此来看《高祖还乡》，睢景臣通过陌生化

的艺术处理，对传统的根深蒂固了的文化正统和帝王权威进行了成功的颠覆，使接受主体摆脱了机械化

的定势的感知模式，以一种全新的眼光和视角来体验、观照和审视历史。也正是如此，《高祖还乡》的艺

术抬轿才堪称“新奇”，其文本形式才那样奇异耀眼，其阅读接受效果才那样新颖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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